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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师是一片云
口述 史汇荣 撰写 王瑢

我喜欢听那首
迷离朦胧的《彩云追
月》，彩云追月月更
美。你知道吗？我们
音响师从事的就是
“彩云追月”、“烘云
托月”的工作呀。

! ! ! ! !"#" 年的世博会期
间，我有幸参与了世博园
“古戏台”的工作。

古戏台是从遥远的陕
西，整体搬迁运达上海的。
世博会期间，古戏台每天
上演各种戏曲、歌舞、越
剧、评弹，一天循环演满
$!场。

!%$"年 &月初，上海
世博城市足迹馆开始布
展，我们上海歌舞团受命
参与演艺工作。我就是在
这时得到通知：担任此次
上海世博会文化演艺活动
场地技术咨询专家。
那天，馆长陈燮君拍

着我的肩膀提了要求：“灯
光不能太过张扬，音效要
能反映出古戏台北方原汁
原味的怀古之情……”
受此重任，我去了现

场。尘土飞扬中，工人们正
干得热火朝天，油漆味浓
烈到叫人头痛，呛得我眼
泪嗒嗒滴。连续几次现场
踩点，我从不同角度拍了
许多照片，制定了方案，就
与团里的同事干了起来。
工作完成了。为确保

参展音效一流，那天馆里
专程从美国请来歌唱家试
唱。听后陈馆长说：“力度
不够。届时现场观众数以

万计，不可避免的现场噪音有多
大，你这音响到时还能听见多
少？”噢，说得是啊！我忽视了这个
巨大的“加数”。
推倒重来。掐指算算，天哪，

离正式开馆的时间只剩下两天
了！时间紧是很大的困难，更关键
的是，世博期间安保措施非常严
格，一切人员设备的出入手续非
常繁复，且安保队伍直属北京那
边全权管理。这也就意味着，重新
搭建古戏台所需的音响设施、器
械器材，一下根本运不进来！
我询问陈馆长，他果断地说：

“就用我的小车运！”因为陈馆长
的车有特别通行证，可以在世博
馆畅通无阻。
我带着助手跟陈馆长的司机

连夜开工。时间紧迫，再去购买合
适的音响设备已无可能。我把自
家的两台宝贝直接搬了过来。再
去团里装大功率音响，但这家伙
太大了，往小车里搬的时候，很难
塞进去，差一点把车门挤落了！看
着满头大汗的我，司机说：“史老
师，没关系，门坏掉算我的！”
经过几番艰辛折腾，总算将

设备运进了世博园，此时已近凌
晨 $点。正好戏台的底部是空的，
“大肚能容”，于是连夜将这些大
家伙安装到位。当一切完成，我一
抬头，东方已是一片鱼肚白。靠在
一个角落赶紧眯了个把钟头，等
待白天的验收。
正式开馆那天，一位中央老

领导前来视察，正逢美国歌唱家
再次亮嗓。一曲刚罢，身处戏台
“大肚子”里的我，忽然从传声器
中听到老领导将演唱《渔光曲》的
指示，我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此
刻我身处“大肚深处”，既看不见
外景，也无法与主人交流，音效的
操控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来掌控
了。老领导的声音刚一响起，我马
上将话筒音量和混响效果推到一
个合适的位置，然后再调节音色。
老领导一曲唱罢，只听见掌声雷
鸣，我如释重负，一抹脑门子，竟
是一手的汗！

! ! ! !音响师这个行业，在 !%年前
算是“新兴的”。改革开放前，我们
的舞台艺术基本处于“直声（直接
传声）”状态，设备就是简单的麦克
风加扩音器。上世纪 '%年代，我国
才开始进口全套的舞台音响设备。
$('%年，我所在的上海歌舞团的
音响队伍就面临一次历史性的“升
级”，正在做电工的我被选中扩招
进去。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并摆
弄起那些神奇的调音设备，怎么弄
一下键，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就像现在婚礼上的新娘子———人
还是这个人，哪能介漂亮啦！
我自小喜欢摆弄东西。小时候

家住老石库门的前堂，隔壁阁楼上
住了一位阿叔，就见他整天鼓捣一

只方盒子。阿叔告诉，他在做矿石
机。不用电，只是一个天线，一个地
线，接在一起，就有声音跑出来。简
直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搞发报
机嘛！我马上申请加入他的“发报
小组”，跟他一起缠漆包线。矿石机
的耳机里真的传出了电台的播音！
我和他抢着轮流听一会儿天际传
来的美妙声音……

我喜欢做电工，也喜欢音乐。
因此我在业余时间进修电子技术
课程，参加音乐理论专业知识的培
训，几年下来受益匪浅。

记得我的第一个“原创音响作
品”，是模仿安装了一台上海友谊
牌 #)英寸黑白电视机。大概用了
一年多时间，每个休息日骑自行车

去襄阳路、虬江路电子市场淘零
件。当时妈妈家里刚买了一台 #!

英寸松下黑白电视机，还是热门紧
俏物资。我打开它的后盖，连着观
察研究了几个月，弄清楚了几百个
零件如何组成，画了无数张图纸。
我的电视机组装完成那一天，妈妈
把我夸得———“哎呀，我家汇荣多
少能干呀！这大家伙看起来比松下
还要清爽呀！”
第二天，妈就把那台进口松下

转让给了别人，看起这台“汇荣牌”
了。每天，家里都站满了来看电视的
邻里街坊。人们纷纷说着：“啧啧！汇
荣啊，你家这下子不需要什么券了
呀！也给我们组装一台吧……”

当年我还组装了一台落地
*+,（扩音机），妈妈逢人便讲：“那
大东西出来的声音，像是真人唱出
来的，你们来听听就晓得了呀
……”于是，我家又宾客盈门。其
实，不必上我家去听，整个街巷都
飘荡着 *+,的美妙歌声呢。当年
有一首最流行的歌曲《卖花姑娘》，
“卖花来呦，卖花来呦，朵朵红花多
鲜艳……美丽的花儿红艳艳……”
我家的一个邻居女孩，每天骑车上
班前，总要提前十几分钟停在我家
门前，跟着音乐轻声合唱一段卖花
姑娘。唱着唱着，一拍大腿：“哎呀，
要死要死，迟到了，要迟到了……”
赶紧骑车绝尘而去。

! ! ! !在音响师的职业介绍中，一定
有这样的说明：一个合格的音响
师，必须具有敏锐的听觉反应；较
高的艺术修养；熟练的操作经验。

我热爱音乐。休闲时分，我大
多沉湎于音乐的优美旋律之中。

作为音响师，我们欣赏音乐与
一般音乐爱好者又有不同：我们在
欣赏美妙旋律之外，对音乐的各个
声部的“声源”还要予以极高的关
注。音乐分声乐和器乐。声乐中各
种唱法的发声、吐字、共鸣、气息运
用，都有自己的风格和音色结构上
的特性。不同的器乐和风格流派，
在音乐上也有其显著的音色特性。
“绝对辨音力”，这是对音响师的绝
对要求。否则，你就无法对音乐的
音色进行修饰和加工处理。

一个乐队的指挥，必须对乐曲
的分句、力度的平衡完全了若指
掌。换句话说，他一定得先精确地
判定这部作品应当发出什么样的
声音，如何形成整体，以及如何将
乐谱上的音符转为动人的激情。指
挥必须能控制每声部的音色、音
量，使整体声音达到平衡。这些要
求，对音响师同样适用。因此，有人
把音响师戏称为“第二指挥”。其
实，我认为音响师更像艺术家的
“影子”。如影随形，彩云托月。

作为一名音响师，我常跟一些
明星大腕儿合作。有一次参加“湖
州丝绸节”，开幕式在湖州体育馆
举行，当晚的压轴演出是彭丽媛。

我获悉她的演唱曲目是《父老
乡亲》和《我爱你塞北的雪》。那晚
的音响控制台搭建在舞台边上，演
出时，我全神贯注盯着她的一举一
动，随时根据她的音色，通过不同
的乐声效果与伴奏之间的比例，快
速、准确、及时地调整基音的比例，
改变泛音的组合与衰变，补充相关
高中低音，适量加入效果，巧配各
路混合声的大小，将扩声系统放出
的声音处理得更真实、清晰、亲切。
彭丽媛当晚的歌声明亮、清晰、丰
满、感人肺腑，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彭丽媛演唱时台下不时有人
向她献花。演出一结束，她从舞台
一侧匆匆走下来，径直走到我身
边，把一束鲜花献给了我。这位艺
德颇有口碑的艺术家紧紧拉着我
的手说：“谢谢你，音响师！今晚的
音响实在太棒了，你的调音技艺太
棒了，我唱得非常轻松，感谢你！”

还有一次是“全国荷花杯第二
届舞剧大赛”，团里一百多号人奔
赴宁波。团里为这次比赛专门花巨
资购买了 '音轨硬盘机，首次使用
先进的全场数字化环绕声音响，这

技术在当时凤毛麟角。
我们的参赛曲目是上海著名

作曲家徐景新作曲的《闪闪的红
星》，我负责全场舞剧作品的音效。
乐曲高潮迭起，在至高处音量达到
极限。当演至冬子妈妈英勇就义，
潘冬子叫出第一声“妈妈———”时，
为了能使音效极致化而不失真，我
随演员的声音将音效一起渐渐推
近，而后再渐渐推远，给观众听觉
上造成极大的冲击力，似乎冬子妈
妈此刻真的已经上了天堂，台上台
下无一例外热泪盈眶！不觉间，我
也湿了双眸……

演出刚一结束，上海文广创作
中心毛主任就箭步跑过来，紧紧抱
住我，拍着我的后背连声称赞：“史
老师，你的音响实在太精湛太精彩
了！你把音乐还原得很真实！”那次
演出，我们团获得了“作曲银奖”。

当获奖的消息传到徐景新老
师那里时，已是深夜。但徐景新老
师却激情难抑，他一个电话把我从
睡梦的迷迷糊糊中“拎起”。徐老师
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史老师，你
太棒了！我的音乐你最懂！太感谢
你了，我请你吃饭……”

几个月后，在北京著名的莫斯
科餐厅，他当真请我吃了一顿西式
大餐。

! ! ! !从事音响生涯几十载，不
乏有“救场”的事发生。最难忘
的，是申博法国行。

!""!年，我国第一次参加
申博时，参演的曲目是大型歌
舞剧《金舞银饰》，我是音响设
计师。
当时是在法国香舍丽榭大

剧院演出，二楼一间最好的包
房给我们做音控室。当晚演出
时，我跟一名法国音响师一起
配合音效调试。
演出规模宏大，国务委员

吴仪亲临现场。舞剧一共分为
六场：序幕、唐、宋、元、明、清。
当演出进行到宋朝一场时，我
忽然在喇叭里听出非常微弱的
一丝交流电声！经验告诉我，声
音可能会出大问题，若不马上找出源
头，万一演出音效砸了，后果不堪设
想！

此时，我看见那位法国音响师额
上也冒汗了，但他仍没采取行动。我对
翻译说：“请你严肃认真地把我的话告
诉他：据我所知，我们国家花费近 $"""

万重资参加申博，如果这次演出出现
任何纰漏，我无颜面对我的国家！你，
也难辞其咎！要知道，现场坐着的是代
表国家和世博局的领导，绝对不允许
我们的音效出现丝毫差错！”我的话翻
译过去，法国音响师额上的汗更多了。
他拿起对讲机焦急地“哇哇”说着。我
知道，他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的大脑也在急速转动，我不断对

自己说着：“不要慌，不能慌，稳住、稳
住，一定能查出原因的。”那问题究竟出
在哪儿呢？苦思冥想，多处查看，都没查
到。忽然，多年的基本功和专业知识提
醒了我：音响信号必须三芯线平衡输
出，且抗干扰性能好，才不会出现杂音。
是不是插线接触不良呢？赶紧一查，果
然是输出信号一根线的插头有些松动，
导致传出的声音混进一丝交流声来。趁
着一段音乐的间隙，我迅速将插头紧紧
插牢。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后背早已
被汗水浸得透湿！而我刚一坐稳，法国
音响师竟一把将我抱住……
那一晚，决定了我国申博大获成功。

! ! ! !音响师的工作状态有时
很奇怪。在单位里，同事们戏
称我为“壁虎”，因为我常像壁
虎一样身体和耳朵贴着墙壁
辨音。声音是在剧场、礼堂、体
育馆、歌厅、舞厅、餐厅等处传
播的，这些声场不同的形状、
容积和建筑材料，都会造成听
觉上的差异。

我常常任务在身，一忙起
来没个钟点，忘记吃饭是常
事；又因为我们单位是“吃饭
自理”的，于是我的太太就担
任了送饭工的角色。

那次团里排演歌舞剧《天
边的红云》，正是数九寒天，那晚又下
起大雨。我的调音工程正紧张进行，
正时不时做壁虎“听墙壁”。我调音时
不喜欢被人打搅，这规矩大家都知
道。等我一弄几个小时下来，同事说：
“汇荣啊，你太太早就候你多时啦！”
我转身一看，太太正默默立在一边，
身上的衣服打湿了一半，裤管上满是
水渍，手里捧着专为我煲的鸡汤！
看我吃完了，太太走了。望着她远

去的背影，我心里真真实实说了一声：
“谢谢你，老婆！”我相信她是听见了。

现在儿子也和我组成了“上阵父
子兵”。儿子史轶昕现在加拿大温萨
大学攻读金融专业研究生，他是我的
免费翻译。有时他在网上发现有关音
响专业的文章，马上会下载并翻译后
交给我。这就使我始终能了解音响世
界最前沿的知识，不至于在这日新月
异的世界上落伍。

目前我还在一些大学任教，讲授
“音响技术与制作”等课程。我心里一
直有一个愿望：有一天能在大学里开
设“当代音响设计与调音”以及“音响
工程设计”专业，填补我国音响师教
育领域的一个空白。

行走在通往天籁的路上，有艰
辛，但真的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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